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文艺始终是映照
时代精神、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进入数字时代，
一种被命名为“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形态正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与活力重塑着我们的文化景观。与五四时期的

“平民文学”、延安时期的“人民文艺”相比，互联网条件
下的新大众文艺既延续了文艺大众化的精神脉络，又
在政治引领、技术赋能、情感共鸣等维度形成了独特的
发展逻辑。

政治引领：人民创造力的持续激发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中国文艺的制度机制始终在探索如何激发大众
的文艺创造力，并将其纳入国家文化治理的框架之中。

从历史脉络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现代印
刷、出版技术的发展，文艺大众化的浪潮让越来越多普
通民众进入“文字”世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
命文学”论争中，瞿秋白等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文艺应
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普罗文学”。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系统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
方向，以更为浓烈的“生产者”气息推动“带着泥土芬芳”
的文艺创作。此后，大量与民众生产生活高度相关的民
间艺术、通俗艺术，包括快板、大合唱、秧歌剧、版画等，
涌入并型塑了“人民文艺”的丰富表达。这些文艺形态
不仅契合民众审美需求、重塑其情感世界，而且唤醒了
自强刚健、奋发有为的文化动力，极大增强了民众对党
和国家的普遍认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部
署，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为文艺生产力的
解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伴随文艺生产力
的不断释放，各类文艺生产要素得到有效整合，规范化、
规模化的文艺传播体系得以建构，并逐步迈向市场化、
产业化的发展道路。2000年，“文化产业”概念首次被写
入中央文件。2002年，党的十六大厘清了“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的关系。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激发了我国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繁荣发展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人民群众从被动
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创造者。在这一过程
中，“人民文艺”的历史叙事再一次得以清晰表达：文艺
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塑造人民主体性、坚持党的文
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在新大众文艺中，人民大众以前
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这正是

“人民文艺”在数字时代的回响与深化。而今，我们党将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建
议，体现了顶层设计的前瞻性，标志着新大众文艺从自
发性文化现象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赋能：媒介革命下的形态变革

技术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驱动力。正如马克思所
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
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当下快
速迭代的数字技术，正以同样的力量重塑文艺生态，推
动着一场全民创作浪潮的涌现。

首先，数字媒介打破了文艺生产的专业壁垒。传统
文艺生产依赖特定的物质载体（如纸张、舞台）与专业化的技能训练，而互联网的普
及与智能终端的下沉，使文艺创作从“专业化”走向“泛在化”。微信、微博、B站、抖
音等平台成为普通人表达自我、参与文艺创作的低门槛空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兴起更进一步降低了创作的技术门槛，普通人无需经过长期艺术训练，便可借助人
工智能工具进行文学写作、图像生成甚至视频制作。这一技术赋能，使文艺从“天
才的灵光”转变为“大众的实践”，甚至变成一种更普泛的人机协同实践。

其次，媒介融合催生了文艺形态的跨界拓展。新大众文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文学、美术、戏剧等门类，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跨媒介性与融合性。国产游戏《黑神
话：悟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将小众圈层的娱乐形式提升为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文艺现象；短视频、微短剧、脱口秀等则以直观、易传播等特性，成为当代文
艺生活的新常态。这些新形态不仅拓展了文艺的外延，也重构了文艺的叙事逻辑
与审美标准——从“文本中心”走向“体验中心”，从“静观审美”走向“参与式审美”，
这种互动共生的传播模式，增强了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推动新大众文艺持
续繁荣。

最后，算法推荐与流量机制重塑了文艺传播与接受机制。在传统文艺生态
中，作品的传播依赖于专业批评、出版机构与权威媒体的筛选；而在互联网条件
下，算法成为“守门人”，流量成为衡量作品影响力的关键指标。受众不再是被动
接收者，而能够通过弹幕评论、二次创作、剧情投票等即时互动参与传播。值得
警惕的是，这一机制既赋予大量素人作者“被看见”的机会，也可能导致平台的

“算法垄断”与“流量垄断”，引发内容同质化与审美浅薄化，更可能扭曲文艺作品
的价值观，弱化文艺应有的精神引领与共识担当。为此，应加强对平台算法的伦
理监管与有效治理。

情感共鸣：“经验”复归与认同再造

情感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意义生成的核心场域。换言之，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
力量，在于它使文艺真正回归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的载体。

在素人写作、短视频、脱口秀等文艺形态中，作者的个人经历、职业身份、生命
体验直接构成了作品本身。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是因其将城市与乡
村生活中无数被隐没者的生命肌理鲜活、具体、未经充分修饰地呈现出来。这些触
动人心的“第一手经验”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展现了写作者独特的生命史，呈现了
现代个体粗糙却真实的生命痕迹；另一方面又因触及从乡村振兴到城市发展、从个
人奋斗到社会发展等普遍性议题而具备了公共性。读者在观看他人“生命经验”的
同时，从自身的“生命经验”中走了出来，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共鸣与外在
的社会连接。

此外，新大众文艺还通过当代经验与文化记忆的融合激活了文化创新创造的
密码。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象”传播者，其成功不
仅在于展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他们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转
化为当代青年可感知、可共情的文化符号。他们的作品打破边界、大胆创新，巧妙
地将传统文化记忆转化为鲜活的当代经验，进而唤醒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共有
的文化乡愁。这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和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构成今天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实现了本土表达与全球审
美的有效对接。

在人工智能日益渗透文艺生产的今天，文艺创作呈现出爆发性增长。尽管人
工智能可以批量生产出语法正确、结构工整甚至风格相近的文本，却难以替代那源
于血肉之躯的呼吸和心跳，无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经验”补给。因为以“具
身”与周遭世界碰撞、耦合并最终生成带着体温与痛感的“经验”是人工智能无法触
及的。就此而言，在这场波涛汹涌的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具身经验”的独特性和稀
缺性被空前照亮。那些能够具身“体验”历史发展与社会情绪，并在其中产生类似

“望帝啼血”之创作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将带来独特的人文关怀，真正实现“人之现
代化”而非“物之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
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
来体现。”新大众文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它让千
千万万的普通人成为“讲故事的人”，让他们的经验被看见、被倾听、被记忆。在这
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是一种彰显中国精神、时代气象和人民力量的文艺形态革
新，必将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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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北琪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她偏爱描摹自然
风物，以多元视角融情于山川草木，在自然抒写中达
成物我相融的诗意境界。

《山谷的春天》一诗里，既有写实的自然风景描
写，也有拟人化的生动形象刻画，这不是摄像机式的
照单全收写法，而是经过心灵过滤后的情感发酵，让
人窥见春天的现实景观与象征性寓意，即草木花香
与愉悦感人的心灵镜像水乳交融，前者如“芙蓉经受
时间的考验/依然高洁/茱萸朝着游子远去的方向遥
望”。后者如“一只蜜蜂深呼吸/沉醉于花香/我在花
香里，将每一个日子/打磨成团圆/等你到来”。

王国维所言“景语皆情语”，诗人北琪用自己的
一双眼睛透视自然景观，用心灵萃取生活的真味，在
她主观情感的浸润下，自然景观有了质的变化。自
然景观成为她观照内心、观照生活的一面凹透镜，
映照出“光与暖”，随着言说向深层渗透，我们能明
显感知到自然景观蕴含的生命的体温与脉搏，如

《溪水里长出花香》，“一条小路从茅草屋出发/路过
花香，直奔长藤下/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能否望见你
的身影……饮尽孤独后，执念/长出双翼/溪流瞬间
变得辽阔”。

被明朗色调包裹的自然景物，在诗人北琪笔
下，生成了另一道人生的风景线，从而也折射出诗
人内心五彩斑斓的生活观，幽深细腻的生命体验，
如《晨雾》中对于乡愁的隐喻性转喻，“我不敢大张
旗鼓地幻想/总是小心翼翼，留有余地/不知道故事
的结局/更不敢在一寸烟火里/预见未来”。《路》中生
活的坎坷曲折以及执着不变的信念，“想想这前半
生/在熟悉或陌生的路上，有时奔跑/有时如履薄冰/
有时，影子被撕裂/我始终不肯停下来/相信，总有一
步/会迈出黑夜”。

这些诗歌透露出的明朗色调，不仅仅是一个符
号，它们更是诗人历经风霜雪雨后，在时光黑白琴键
上，弹奏出的最铿锵悦耳的音符。她的诗，也是生活
熔炉里锻造出的一件件银器，闪耀着辉光，成为诗人
心灵塑像的注脚。

想象力，对于诗歌而言，犹如鸟之羽翼，如果没
有想象力，诗歌就会枯燥乏味，味同嚼蜡。想象力，体
现在诗歌语言的出其不意，诗歌的跳跃性，以及诗意
建构的别出心裁。北琪的诗歌，总体审美风格是简
洁、洒脱、飘逸，她擅长与自然对话，与山水共情。她
的想象力，在不同诗歌中，体现得五彩斑斓。

《草木人间》里，诗人将竹与中国浪漫主义诗
歌的先驱屈原类比，将两者之间的高洁相互贯通，
让一首竹诗，彰显出不同凡响的气质与气象。这
首诗的想象力不仅体现在诗意建构上，同时也在
两者精神属性层面建立了紧密的逻辑关系，这首
诗的点面结合，动静交织，令人过目不忘：“取一根
竹为骨/骨骼隐去坚硬，内心隐去空虚/每一节都是
新的起点……滔滔江水，载着竹筏/款款而来/欢快
的浪花，跃上/香草美人的衣衫”。

济慈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他认为想象力能
捕捉到事物的本质美。布莱克认为，想象力是预言
的力量，它能揭示人类心灵的深层真相。这些都从
不同层面，揭示出想象力的重要作用。诗人北琪在
她的诗歌中，也践行了上述诗人的观点，只不过，她
有自己独特的表意路径与策略。

《陈酿》中，诗人的心灵顿悟，让我们真切体味
到诗人对于夕阳与黄昏别出心裁的定义与命名，

“终于放下一杯酒里的江山/我已习惯，坐在黄昏里/
倾听自己的心跳/所有的光都在这一刻降临/夕阳擅
长运用色彩的哲学/装点天空”。生命的意义，在黄

昏夕阳里，绽放出独特的辉光。
诗人北琪的轻叙事，体现在意象的轻，语言

形式的轻，以及不过多纠缠于细枝末节的轻。她
的这一策略，是她多年写诗的习惯，也是她内在
诗意逻辑的表现，即瞬间的顿悟，具有灵性暗示
般的诗意延宕。《湖水的初心》中，她选择的云、湖
水，都是轻盈的意象，诗歌的语言也是点到为止，
但在情感的抒发上却有独特的韵味。她用轻盈
的湖水，消解了生命沉重的本质，“花朵是否在属
于它的季节盛开/树木是否独秀于林/倒映出的，
都是/淡雅的水墨/一湖清水，轻而易举/将大地上
深浅不一的伤痕/统统抹平”。

象征主义诗人追求事物表象的深层意义，认为
万物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如诗人玛丽·奥
利弗认为，诗歌是对世界的虔诚，她通过观察自然
万物，表达对生命的敬畏。

诗人北琪也有部分诗歌体现了上述诗观。她
钟情自然事物，并在对自然事物的歌吟里，建立起
一种物我相融的诗意。如《雪舞》中，“漫天的雪花，
写漂泊/也画团圆/把风雪收于心中，锻造温柔/每一
片雪花落地，都是/我的一声心跳”。这里面清冷的
雪花，变成了炽热的心跳，也是在轻叙事里，实现了
生命质感的沉淀。

总之，诗人北琪的诗歌，轻盈不乏思辨，空蒙不
乏落地而及物的生活顿悟。她的诗歌践行了美学
大家宗白华的审美经验，即诗歌不仅是个人的情感
抒发，更是对生命、自然、宇宙的感悟。她的诗歌色
调明朗、奔放，想象力结合轻叙事策略，折射出她灵
动跳跃的精神世界。当然，从更高的要求观察，北
琪在诗歌主题深度表现力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相信不久的将来，她会实现更大的突破。

青草与阳光：生命叙事的原动力
——北琪诗歌观察

●鲁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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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丰子恺是一位名副其实
的跨界大家。他涉足文学、绘画、音乐、书法、雕塑及
艺术理论与翻译等多个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都是
成就卓然。因此，以“艺术家”称之是恰当的（有别于
只擅某个单一门类之“家”）。这使他的创作自然而
然地形成不同领域之间的融通性，且于互借互助中
使其作品具有了风格独特的魅力。

丰子恺是开中国现代漫画先河的大艺术家，用
画笔讲故事是他的漫画艺术的显著特征之一。从欣
赏的角度讲，丰子恺的漫画既引人爱看，又触人联
想。这也正是他的创作意愿。他说：“我有一个脾
气：希望一张画在看看之外又可以想想。我往往要
我的画兼有形象美和意义美。”(丰子恺《随笔漫画》)
形象美，有趣味，引人爱看；意义美，有内涵，触人联
想、细思。其中，画作中的故事性对于表现意义美具
有重要作用。

读丰子恺的许多漫画作品，往往首先被其“情
境”性所吸引。所谓“情境”性，是艺术表现中的“规
定情境”，中国的戏曲艺术尤其讲究之，扩而大之，有
点近乎所谓“典型环境”。若单单从静态的、平面化
的感觉看，某种可视的情境（场面）设置，对于漫画而
言，显然并非难题。难的是使处于静态的二维空间
上的情境“活”起来，并且有故事性的意味。丰子恺
是成功的实践者。这与他对每幅作品的巧妙构思与
传神表达直接相关。如《柳下相逢握手手》，表现在
风和日丽的春日里，两个小孩在户外相逢的情景。
一个小孩较小，奶奶抱着；另一个较大，爷爷领着。
他们迎面相遇，即刻相互喜欢，一个倾身要从奶奶的
怀抱中跃下来，另一个要急切挣脱爷爷的双手。他
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小手伸向对方。也许他们是
相识的玩伴，也许他们只是初次相见，这似乎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率性纯真的童心使他们彼此无嫌猜，有
真趣。此作整个画面静中写动，人物之间互为关系，
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故事性场景。如《草草杯盘供语
笑，昏昏灯下话平生》，描绘好友相见、对面畅谈的场
面。一张简陋的餐桌，桌上“草草杯盘”，一盏油灯微
光昏昏，一对友人对面而坐，开怀相叙。旁边置一红
泥火炉，一个小女孩正在用一根竹管吹火，一副闲适
好玩儿的神情。墙上洞开的小窗口上蹲着一只小
猫，正视着屋内的场景——且它本身即成为整个画
面场景的一部分。这情境，岂不正是在讲述一个“陋
室会友”的故事？读此画作，让我们想到1947年3月
郑振铎前往杭州静江路丰子恺的“湖畔小屋”小聚的
情景。这是他们十年未见后的相见。正所谓十年离

乱后，有幸一相逢。他们在灯下饮酒畅谈，菜肴简
单，然谈笑开怀。室内墙壁上挂着数学家苏步青的
诗作：“草草杯盘共一欢，莫言柴米话辛酸。春风已
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丰子恺的确是一位长
于在“规定情境”的画幅中讲故事的艺术家。关于这
一点，除上述举例之外，还可以从《云霓》《除夕》《还
有五里路》《看花携酒去，酒醉插画归》《煨芋如拳欢
客尝》《田翁烂醉身如舞，两个儿童策上船》《溪家老
妇闲无事，落日呼归白鼻豚》《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
绿》《星期六之夜》等作品见出。

与“情境”性直接相关的，是可以想见的“情境延
展”性，亦即近似叙事作品中的情节性。丰子恺的漫
画皆源于其生活中的独到发现与感性生发，有的虽
然以中国古代诗词佳句做画题，但画面表现的则多
为现实生活“相”。从画面上看，一幅画作所表现的
情境是孤立的、静态的，但是，推想其创作经历，即从
观察生活、激发灵感、艺术构思，到将画面呈现于纸
上，是一个把“世间万象引人注目的”（丰子恺语）事
情或状态提取出来的过程。而这“世间万象”中的事
情或状态，不是“孤立”的，通常有其形成、发展，或变
化的原因及必然性或可然性，这便是艺术中的情节
性元素。丰子恺的许多漫画作品内含情节性元
素，让人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联想和想象，由一幅
孤立、静态的画作想见可延展的情境及内在的故
事。如《绿酒一卮红上面》《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百年笑口几回开》《春
光先到野人家》《绿杨芳草》《今夜故人来不来，教
人立尽梧桐影》《三杯不记主人谁》《散市》《六六水
窗通》《月上柳梢头》《且推窗看中庭月，影过东墙
第几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

《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取自唐人吕
岩《梧桐影·落日斜》中的诗句，悟其境界而作。此
作表现一个等待者用心之诚，盼望之切。画面上
三株梧桐树壮硕参天，远处一弯上玄月静悬天际，
等待者立于梧桐树旁，神情专注地面向远方——
定是“故人”该来的方向。地面上已经枯黄的野草
因风吹而倾侧，上有几片正在飘落的梧桐叶与之
呼应。其时令当属某一个秋夜。这幅“孤立”画面
呈现出一个有意味的情境，或可称之曰“秋夜等待
图”。这“等待”即内含了故事：他所等待的“故人”
到底是何人？那人的到来，是否提前有约？等待
者此时心情如何？等等。甚至让人代那“等待者”
心急，禁不住心中默叹：“他怎么还不来！”观画者
随着这些故事元素所触动的审美关切通过联想与
想象再度创作，则使画作的情境性与艺术内涵得
到丰富与延展。吸引观画者参与“再创作”，实现
故事情境的延展，是丰子恺许多漫画的艺术魅力
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许多漫画都内含着
可细品、可延伸的话题。

丰子恺漫画创作中的故事元素，还体现在人
物在场的细节性与人物性格（命运）的具象化。无
论是生活中的故事，还是艺术中的故事，都始终离
不开人物，或者说，没有人物就无所谓故事。丰子
恺的漫画以画人者居多，且以擅画人物见长。其
中，我们可以从其有的画作读到（或想到）人物的
命运及性格。这是他的深刻之处，无疑也是他在
艺术表现上的过人之处。《一肩担尽古今愁》表现
一个漂泊在外者，肩担行李、箩筐，在山路上独自
而行。对照画题“一肩担尽古今愁”，细品画面，便
会想到画中人物为生计而奔波的困窘、孤独，想到
他的遭际与命运，进而感慨生存之不易，表现了作
者的悲悯情怀，并唤起观者难以言表的同情之心。
还有一幅作品，画一中年男人坐在一把小木椅上，

左手拿一面方镜自照，右手拿一把小镊子镊白发，
钟情专注。显然，此人为自己人未老而白发早生
而苦恼。画幅的右上方题曰：“白发镊不尽，根在
愁肠中。”点出了画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也点到了白
发早生的根由所在。这便是画题妙用，点醒故事，有

“出人意外，在人其中”之效。
《欲上青天揽明月》画的是，一位母亲怀抱童儿

站在窗前望月，童儿大为兴奋，跃跃欲试，仿佛要从
妈妈的怀抱中跃出，飞到圆月之上。笔简而意显，儿
童的天性跃然而出。描状儿童率性天真之美的，再
如《锣鼓响》《乌衣巷口夕阳斜》等。丰子恺漫画作品
中的人物，往往于平常之心中见性情。这与他在平
素的生活中观察之细，感受之切，以至在艺术表现上
的擅描细节有关。一幅作品画院外院里两个人，院
外人在叩门，应该是访客；院里人从屋内大步走出，
披衣在身，急匆匆的样子，显然是主人。画题云：“清
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看吧！有场景、有情节、有
人物，一幅静态的画面讲述一个看似平常，但品来有
趣的故事。其中“倒裳”是很有表现力的细节——主
人听到访客叩门之声，便披衣出门相迎；因行动匆
忙，将外面的上衣倒披在身。由此可以见出主人热
情好客的性格。这个细节，使一件平常事有了故事
性与趣味性。

当下，有一句常被人们乐于说到的话：“讲好中
国故事。”大艺术家丰子恺自己虽未曾听到也未曾讲
过这句话，但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已践行之。他用文
字讲，用画笔讲，用音乐讲，当然，全部都是讲的中国
故事——生动且饶有趣味的中国故事！有兴趣者，
以完全放松的状态走近他的艺术世界，即可自然而
然地领受到其中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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